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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各國的策略溝通槪念均是受到美國經驗的啓發，但囿於不同

政治體制，威權與民主國家在實務上，還會因國際處境、戰略需求及
歷史經驗的影響，形構出迥異的樣貌。本文首先梳理了美國策略溝通
典範的發展歷程，做為理解共同槪念的線索，接著理淸威權國家的本
土化內涵，指出訊息戰、輿論戰分別是俄羅斯及中國對策略溝通的槪
念化。最後，針對威權國家的溝通實踐特徵進行解構，探索其和歐美
中心論在策略、時間、受眾及權力維度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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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olitical System Becomes a Switch: 
The Concept of Wester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s and 
Differences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Jui-Hung Yen*
Abstract The current concept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s undoubtedly inspired by the US. However,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in practic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environment, strategic need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paradigm in the US. as a clue to understand the shared concept. The exploration of localization of China and Russia points out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public opinion warfare are conceptualizations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inally,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thoritarian state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finds that they emphasize authority-driven, effect-based and information confrontation.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states are aggression or defense; false opacity or true transparency; seeking control or dialogue; triggering illusions or fact-based emotions. These differences are reflected in strategy, timing, audience, and power, including not rejecting unethical measures, allowing unplanned short-term actions, prioritizing internal resonance in external messages and centering on s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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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所 有 的 戰 略 研 究 都 不 能 不 深 入 審 視 策 略 溝 通 （ strategic communication），1 因為它一直是任何戰略及活動得以成功的關鍵要素
（Waterman & Tsetsura, 2020）。從全球視野觀之，美國的策略溝通經
驗無疑是多數國家啓蒙的先聲，以美國為首的策略溝通研究享譽全球，
策略溝通教育也經常被其他各國效仿，相關從業者的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更被普遍視為「卓越」的國際標準（Kruckeberg, 2020）。因
此，民主與威權國家的策略溝通實踐均與美國學說息息相關，在理論
與經驗發展上，幾乎無法完全擺脫美國典範的汲取或對照。 

毫無疑問地，沒有西方理論的在地經驗是盲目的，但沒有在地經
驗的西方理論則是空洞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是策略溝通當
前發展的趨勢，構建獨屬的溝通論述架構，則是多數國家策略溝通研
究與實踐的目標。故大部分國家都不願其本土實踐過多受到移植西方
理論的制約，不論是基於滿足戰略需要、挑戰知識本質，或是反學術
殖民等何種理由，都力圖在西方策略溝通理論的基礎上，積極尋求邏
輯與實務均能自洽的在地實踐，對於具體實務的開展，通常還會兼顧
戰略需求、制度文化、資源量能等因素，以構建能發揮國家優勢的策
略溝通體系（史安斌、童桐，2021；Akiwowo, 1988; Bogdanov, 2017; Luoma-Aho et al., 2020）。於此過程中，西方的理論典範是探索在地經
驗知識所憑依的先驗認知，而各國的在地需求、能力與經驗，最終形
構了各個國家策略溝通體系的不同樣貌，特別是威權與民主政體間，
殊異更是鮮明。 

中國屬於威權體制的國家，其本土化的策略溝通發展，對周邊國
家或地區具有侵略性。時任美國情報總監柯次（Dan Coats）在向參議
院情報委員會提交的 2019 年《美國情報界的全球威脅評估》（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global threat assessment）報吿中卽指出，新
一輪的策略溝通博弈正在大國間展開，中國、俄羅斯等戰略競爭對手
（strategic competitor）正試圖利用假訊息，並提高訊息可信度，以欺
騙美國及其盟友，或對渠等的認知與決策進行負面影響（Coats, 2019; Schellmann, 2017, December 5）。臺灣長期處於中共威權擴張的前沿，



 

 64 《臺灣傳播學刊》第 47期 

尤其在社群媒體上使用相近的語言，且網路及社群媒體的覆蓋密度相
對較高，讓臺灣的訊息環境更加脆弱，民主制度屢遭中共運算宣傳的
戕害（Dickey, 2019）。 

面對中國借鑑於俄羅斯的破壞性溝通（disruptive communication），2 雖然目標均在影響認知及行為，但過程、原則及目的卻和西方語境下
的策略溝通大異其趣。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些威權國家將社群媒體武
器化用於威權擴張，對臺灣的民主制度傷害甚鉅。臺灣已連續十年蟬
聯遭受境外假訊息攻擊最為嚴重的國家，而中共被證實積極向國外傳
播虛假和誤導性訊息，臺灣則是主要目標之一（Lührmann et al., 2019）。3 

臺灣面臨的兩岸溝通難題顯然要比想像中的更為棘手，中共資訊
威權擴張的溝通過程、目的均與西方理念多所扞格，尤其在社群媒體
的環境下，策略溝通雖然也被西方用做抵禦混合戰（hybrid warfare）
的擋土牆，但更多時候是被中共用於認知作戰。基於對臺灣民主與安
全的關切，本文旨在梳理西方策略溝通典範的演化歷程，將其視為策
略溝通實踐的純粹理性，為本研究提供規範性的檢視標準，並據此觀
察威權國家的策略溝通實踐。先驗上，理論是引領「主體」的動力，威
權國家的策略溝通師法於西方，溝通行動理應受到西方理論的指引，
但直覺上似不盡然，故本文通過對中國及俄羅斯等威權國家策略溝通
表現的考察，進一步探尋威權國家在槪念發展及本土實踐上與西方學
說的分歧，為理解中國威權擴張的認知威脅，提供一個系統性的參考
架構。 
貳、策略溝通典範的遞嬗 

策略溝通的典範遞嬗是人類對策略與溝通知識，以及其知識建構
的一系列演化進程，主要受到社會型態改變、新型大眾傳播工具的出
現與普及等因素影響，從做為組織工具到系統管理，再到將溝通對象
納入決策，以及開放對等參與等，基本上是自「有策略而無溝通」向
「有策略且有溝通」演進的過程（顏瑞宏，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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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策略溝通槪念的轉變，與公共關係和媒介發展的典範環環相
扣。傳播學門的主要策略溝通研究者大都來自公關領域，包括如何在
策略溝通中使用社群媒體的研究，仍是以公共關係文獻居多，例如Briones et al.（2011）、Lewis（2010）、Macnamara & Zerfass（2012）、Steyn et al.（2010）等，亦有部分涉及資訊技術、行銷、廣吿與顧客服
務等領域（Avery et al., 2010）。研究途徑涉及了語藝、管理及整合行銷
學派，語藝學派講究修辭能力；管理學派強調談判、協商與合作技巧；
整合行銷學派則看重行銷推廣與品牌經營的能力（黃懿慧，1999）。這
些學派在理論基礎與實踐假設的變化，卽是公共關係典範轉移的折射。
下文關於策略溝通典範遞嬗的爬梳，將緊扣在公共關係的發展歷程上。 
一、從宣傳與說服的傳播模式到管理典範 

策略溝通槪念的濫觴實際上是在一百年前圍繞「宣傳」一詞而開
啓，在當時的情境脈絡下，著重在「傳播」，而非「溝通」。宣傳典範與
戰爭研究密切相關，主要受到行為學派、精神分析學派所影響，奠基
於注射論、效果有限論、議題設定、說服、符號互動及框架等理論（黃
懿慧，1999；Baran & Davis, 2003）。研究者在戰爭背景下，多依循「刺
激矚反應」或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三重心理結構」途徑，
關切人類戰爭宣傳的經驗，聚焦宣傳效果的檢視，致力瞭解誰的宣傳
有效，以及為何有效的問題（方鵬程，2007）。與宣傳研究同一時期的
研究取向是說服傳播研究，4 主要研究內容與 Harold Lasswell（1927）
的宣傳研究並無二致，但有更具系統的研究設計。 

語藝學派在宣傳與說服典範中占據了主要位置，認為受眾不論是
在無知的情況下被宣傳操控，或者自發性的被說服訊息所改變，他們
都是訊息產製、傳遞、接收等一系列傳播過程中的客體，是消極、可塑
且需要被引導的，5 而公關則是組織的修辭者，旨在通過符號、文字的
產製及意識形態區隔來倡導組織立場，並試圖形塑公眾的想法、態度
與行為（Toth & Heath, 1992）。 

以 20 世紀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負責宣傳和審查的公共資訊
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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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提供美國政策、戰爭新聞以激發愛國主義的戰時資訊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冷戰期間的心理策略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SB）、冷戰結束後創建的廣播理事會，以及美國之音
（Voice of America, VOA）、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自由廣播電臺（Radio Liberty, RL）等，都是美國政府
透過公共外交、新聞發布、政治宣傳、資訊說服等手段進行策略影響
的主要機構（Paul, 2011）。 

在國家和軍事力量背景下，策略溝通同戰爭傳播和說服性宣傳緊
密聯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國家陸續建置相關機構，運用公
關槪念或技巧來兜售及贏得戰爭。例如，英國成立戰爭宣傳部（War Propaganda Bureau）、德國設置戰爭新聞局（War Press Office），美國
則 於 宣 戰 後 一 週 內 編 成 公 共 資 訊 委 員 會 （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其公關工作均著重於政府主戰政策及愛國主義的國
內宣傳（Carruthers, 2000; Sorenson, 2006）。1917 年時，英國成立資
訊 部 （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 隔 年 成 立 敵 軍 宣 傳 部 （ the Department of Enemy Propaganda），與路透社進行公關合作，開始以
「仇惡宣傳」（hate propaganda）對敵國軍民遂行心理影響（Jowett & O’Donnell, 1992; Young & Jesser, 1997）。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通過公共啓蒙宣傳部（Ministry of Public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以 39 種語言開展國際廣播
（Bumpus & Skelt, 1985; Gorman & McLean, 2003）；英國恢復資訊部，
秘密架設黑色電臺，向德國軍民供應廣播節目（Jowett & O’Donnell, 1992）；珍珠港事件後，美國組建戰時資訊局（OWI），統籌美國之音
廣播業務，將海外播音納為外交政策之一環（Sorenson, 2006），主要
任務在向世界傳遞美國觀點與價値；中央情報局則資助創建自由廣播
電臺，以 28 種語言在歐洲、亞洲和中東地區運作，旨在促使有利於美
國但被當地禁止的訊息能自由流通（顏瑞宏、胡光夏，2022）。 

冷 戰 初 期 ， 蘇 聯 於 1947 年 成 立 共 產 資 訊 局 （ 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通過外圍組織進行國際性的煽動宣
傳，宣傳手法涵蓋了仇美、假訊息操作等公關技巧（方鵬程，2011；Gorman & McLean, 2003）。美國則不斷透過廣播戰、電視戰、文化影
視輸出及公共外交，積極擴張全球影響力（史澎海、王成軍，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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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為解決 PSB 在跨部門協作上的力不從心，於 1953 年新設
行動協調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on Board, OCB），用以取代部
門間各行其是的 PSB（Rose & Petersen, 1984）。同年再成立美國新聞
署，協助 OCB 策訂及實施國家層級的政治溝通策略，並通過轄屬美新
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履行公共外交職能，在
全球各地宣傳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價値觀（胡光夏，2007；劉同舜、姚
椿齡，1992）。 

由於公關溝通與國際政治、軍事傳播的關聯，促進了諸如公共關
係、傳播管理及當今策略溝通等其他相關術語的興起（Zerfass et al., 2018），同時也因政府資助與就業市場等因素，招徠了學界的重視，1980 年代以降，美國馬里蘭大學新聞學院公關學者 James Grunig 卽在
「國際企業溝通協會」委託下，率領研究小組執行「卓越研究」
（Excellence Study）計畫，帶動了管理學派的興起，將公共關係推進
到溝通管理的領域（Dozier et al., 1995）。後續引發更多不同學術社群
的關注，尤其是管理學門，包括組織管理、衝突管理、議題管理、媒體
管理與危機管理等。 

此時期的策略溝通受到古典思想的高度影響，將組織視為封閉系
統，強調決策但不重視決策過程，也沒有深刻意識到人性的複雜程度
（Oǖ nday, 2016）。其典範由管理學派所主導，奠基於控制論、系統論及
科學管理，聚焦在決策的發明、設計、採用和變革上，主要目的在確立
組織內、外部環境的邊界，並通過規劃、法規與指示來尋求控制（Gilpin & Murphy, 2008; Johansson & Heide, 2008）。 

美國議題管理協會創建者 Howard Chase 卽主張公共關係應將視
線挪到衝突發生前，企業須對外部環境加強監控，以便有效管理衝突、
商品與政策（Chase, 1984）；美國休士頓大學公共關係教授 Robert L. Heath 繼 Chase 之後，將議題管理納進策略管理，提出議題界定、掃
描、監測、分析及優序設定的理論模型，並指出危機管理實際上是議
題管理的功能，屬於議題管理之一部（Heath, 1997）。此外，Coombs
（2002）曾針對選擇危機反應策略的替代方法提出企業辯解、形象修
復理論及情境式危機溝通理論等三個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將危機處
理從過於簡單化的「有效媒體操作」帶進策略管理的領域。 

衝突管理則是組織管理的延伸，旨在針對工作場域的衝突進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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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管理，包括組織任務、政策等實質方面的分歧，以及由人身攻擊、
種族歧視、性騷擾等組織內部行為所引發的負面情感問題（Rahim, 2002）。早期的衝突管理普遍聚焦在處理衝突症狀，而非解決衝突根
源，紛爭解決專家協會為此引入整合衝突管理系統（integrated conflict management system, ICMS），將爭議的可能來源納入管理，擴大了衝
突管理及其策略應用的範疇（Gosline et al., 2001）。有學者開始注意到
「溝通」在調節組織結構整體穩定的綜合作用，他們從社會複雜性及
意義共建的角度看待衝突，衝突不再只是管理的對象，而被重新認知
為一種溝通，衝突管理的視野遂從策略管理轉向溝通管理，促進了管
理典範的轉移（Aula & Siira, 2010）。 

總體來說，策略溝通在宣傳、說服典範中的定位，是國家、政府組
織或企業用來推進決策目標的一種工具和手段，亦卽組織在進行影響
活動中所採取的傳播模式或行動，是組織實現、通向目標的工具；在
管理典範中，策略溝通的定位則是組織決策過程之一環，具體表現卽
是溝通管理，也就是被納進決策管理端的傳播策略，其目的在於說服
與形象維護。進言之，從宣傳、說服到管理典範，策略溝通並未脫離向
被動受眾傳播資訊的溝通觀，溝通模式仍在單向與雙向不對稱的光譜
間游移（Eriksson, 2012）。 
二、從管理到關係典範 

隨著公共關係的發展，進入管理典範的策略溝通開始出現公關、
行銷與廣吿等關聯學科間相互競爭，以及使命差異、效果式微等問題
（Dilenschneider, 1991）。1960 年代晚期，美國時値富庶且奉行重商
主義的年代，能夠滿足、創造需要的行銷蔚為風潮，公共關係的傳統
宣傳手法甚至被行銷攬用，讓銷售行為得以從商業擴及政治、選擧、
理念推廣等多種範疇（Kotler & Levy, 1969）。 

然而，當時的公共關係開始將改變及建立友善環境做為使命，對
行銷專注販售和借重宣傳技術的操作不以為然。彼此間相互爭辯，尤
在歸屬問題上相持不下，而學術及實務界在設法解決此等問題之時，
亦催生出整合行銷傳播的槪念，「整合」係指策略而非執行階層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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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通過「用一種聲音說話」（speaking with one voice）來確保訊息
一致性，以及獲得最大程度的溝通影響效果（Mudzanani, 2015, p. 91; Watras, 1995）。 1970 年代，為扭轉行銷因強銷、宣傳及硬說服產生的負面觀感，
有學者開始倡議「社會行銷」槪念，主張行銷必須履行社會價値（Kotler, 1972）。行銷被賦予利他性後，公關的實踐領域逐漸遭到擠壓（Broom et al., 1991），廣吿的空間也被壓縮，加上當時市場走向全球化、區隔
化與客製化，品牌槪念變得更加複雜，廣吿開始失靈，致使廣吿回頭
向媒體購買、媒體仲介等傳統宣傳策略尋求解套（Ziff, 1992）。這種重
拾置入性行銷與宣傳的廣吿模式，拖累了轉向強調社會責任的公共關
係形象，企業對廣吿行銷計畫的獲利效益心存疑慮，對公關主張的服
務承諾與企業責任也有芥蒂，因為它們多與賠償有關，最終阻滯了策
略溝通的整體發展，致使策略溝通逐漸喪失實務界的靑睞，直至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發生後，才又重獲重視與倚賴（Hallahan et al., 2007）。 

從管理到關係典範，係因美國自 911 事件後，有感於文化差異、
認知分歧，及其在國家或民族間衍生的對立關係，持續於溝通過程中
起到負面的影響，故而成立全球參與指導委員會（Global Engagement Directorate），並在原有的宣傳機構外，設置美國國務院全球戰略參與
中心（Global Strategic Engagement Center, GSEC），透過文化理解與關
係維繫的戰略影響操作，在全球及跨文化間實踐策略溝通。 

「策略溝通」這個詞彙也在 911 事件一個月後，重新出現於美國
國防部《國防科學委員會專案小組資訊傳布管理報吿》（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後續在《2006 年四年期國防檢討：策略溝通執行規
劃》（QDR execution roadmap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2006）及2009 年、2010 年分由美國國防部和白宮向國會提交的《策略溝通報
吿》（Report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與《國家策略溝通框架》
（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中被反覆討論（陳
中吉、洪陸訓，2012）。美國的全球戰略涉及廣播理事會、全球戰略參
與中心等機構，這些機構基於戰略目標的需求，持續針對策略溝通的
定義與任務做出修正，擴展了策略溝通的跨學門特性，亦顯露出策略
溝通實踐的制度化跡象（Zerfass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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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言之，策略溝通已在全球反恐的激活下，重新獲得各界關注。
一種通過媒體生態學將全球及跨文化傳播做為軟實力來行使「文明」
公共外交的「戰略敍事」（strategic narratives）方法，亦在策略溝通領
域內引起共鳴（Antoniades et al., 2010; Löffelholz et al., 2015）。與之
相關的資訊戰、心理戰或反射性控制（reflexive control, RC）則被廣泛
用於各種形式的現代軍事衝突或達伊沙（Daesh）徵募活動，透過基於
文化理解與關係維繫的戰略影響操作，在第六代戰爭中發揮著顯著作
用（Thomas, 2004）。 

前美軍南方司令部司令 James Stavridis 就直言「部隊任務是在發

射觀點而非發射戰斧導彈」（US Joint Forces Command, 2010, p. III-1）。
「聖戰士」招募更是基於關係管理槪念來建立社群溝通策略的顯例，
藉個人方式進行單線的游擊式行銷，透過頻密接觸潛在對象，以及斷
絕其原有的人際網絡，來為親密關係的製造做鋪墊，並在親密關係的
基礎上，達到影響、遊說或激勵恐怖行為的目的。 

此時期的策略溝通內涵主要著眼於關係導向，更加側重於「敍事
與文化脈絡」和「審愼溝通與接觸」的吿知、影響與說服行動，強調言
行同步化（synchronization of words and deeds）與溝通訊息的一致性
（consistency, Paul, 2011; White House, 2010）。6 其槪念主要受到整合
行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IMC）與關係行銷
（relationship marketing）的影響，7 由於 1990 年代初期，網路的商
業化與日漸普及，讓雙向互動成眞，關係行銷隨著「溝通」被納入 IMC，
對「關係」、「意義」的關注勝於過往的「功能」和「產品」，尤其強調
關係的交換性，主張通過關係維持來鞏固忠誠度（黃懿慧，1999；Duncan & Moriarty, 1998）。Hutton（1996）卽倡議以「策略關係管理」
來定義公關。 

在關係管理的框架下，策略溝通的主要作用是充當組織與公眾間
的溝通渠道，組織會運用開放互動（openness）、社交（networking）、
雙重關切（dual concern）、迴避（avoiding）等不同的溝通策略進行關
係維護（Ledingham, 2003）。這些溝通策略的目的旨在開啓、培養及鞏
固組織與群體間的互利關係，進而掌握公眾態度、情感、行為及其對
組織的關係認知，以便策略溝通在研究、行動計畫、實施及評估等階
段的管理過程中發揮功能（Bruning & Ledingha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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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atier（2008）指出，關係管理是一個識別、開發、維護或終
止關係交流以增強組織績效的過程，組織間的競爭從利益本身的價値
策略轉移至關係策略，良好的關係管理才能提高溝通對象的讓渡價値
（delivered value）。關係典範顯然與管理典範存有相似本質，所指涉
之策略溝通仍被用於組織自利的目的，其重點還是組織目標或績效，
較多關心目標受眾與市場，甚少論及利益相關者或公眾利益，卽便強
調雙向溝通，但仍未處於眞正對稱、開放聆聽的狀態（Macnamara & Gregory, 2018）。 

在政治與戰爭傳播領域的實踐中，美軍越戰失利後，開始反省公
關溝通對支援軍事作戰任務的效能，軍方轉向民間公關企業取經，並
採取一連串變革，後續涉入的戰役幾乎都有公共關係的參與，巴拿馬
戰役將巴國獨裁政權諾瑞嘉（Manuel Antonio Noriega）妖魔化，並開
始探索記者團聯合採訪（national media pool）策略；第一次波灣戰爭
擴大聯合採訪，同時輔以資訊餵養、公共關係或公共事務軍官伴隨等
措施，對伊拉克獨裁總統海珊（Saddam Hussein）則是複製了妖魔化
策略（胡光夏，2007；Altheide, 1995; Cate, 1998; Hallin, 1997）；索馬
利亞協同信心行動以拍攝電視劇的手法呈現登陸影像；波士尼亞維和
行動設計了小規模的嵌入式隨軍採訪；科索沃戰爭建立全球新聞傳播
整合機制，採取跨國接力的記者會模式，將國際友盟間的公關溝通能
量串聯起來（方鵬程，2011；Altheide, 1995; Armistead, 2004）。無獨
有偶，像美國這樣將公關策略納進軍事溝通的還有英國，在福克蘭戰
役中，英國就運用了誤導、假資訊、拖延審查等策略，甚至採取綁定
（ bonding） 措 施 ， 讓 記 者 自 我 建 構 同 屬 軍 隊 一 份 子 的 身 分 認 同
（Carruthers, 2000）。 

整體而言，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後冷戰時期，公關策略大多不以
溝通為目的，而是為了服膺政府或軍方利益，對媒體施予精密管制。
第一次波灣戰爭時，公關策略已被嫻熟地運用在國際外交與戰爭傳播
領域，例如伊拉克士兵凍死科威特醫院的保溫箱嬰兒、伊拉克人揮舞
美國國旗歡迎美軍等媒體事件，均被證實是由軍方雇用的公關公司倫
登集團（Rendon Group）所策劃；第二次波灣戰爭時，公關策略也經
常以形象設計為目的，頻密出現在軍事溝通活動中，美軍熱衷於運用
「資訊戰士」或所謂的「知覺管理人」，來為反恐進行形象包裝，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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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英雄二兵潔西卡．林琪（Jessica Lynch）獲救、伊拉克民眾自發推
倒海珊銅像等假事件（pseudo-events）的策劃。然而，911 事件發生
後，公關溝通的架構雖然開始朝向跨部門型態發展，溝通部門主管被
納入決策圈，也更加重視對關鍵目標的理解與關係經營，但其核心目
的仍是影響對手，對關鍵目標的瞭解與關係維繫，並非要在決策上與
其協商或合作，而是企圖找出更為有效的說服策略（顏瑞宏、胡光夏，2022）。 
三、從關係到參與典範 

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公共關係因其貶義而遭到質疑（Ewen, 1996）。在歐洲甚至未能得到廣泛使用（Bentele, 2004）。根據一項調
查研究，公共關係已成為歐洲企業、政府及非營利組織最不喜歡的術
語（Zerfass et al., 2011）。鑒此，學界與實務界開始採取措施，致力將
策略溝通確立為一個獨特且能涵蓋公共關係、企業溝通、政府溝通和
其他實踐領域的學門（Macnamara & Gregory, 2018）。2007 年《國際
策略溝通期刊》（IJSC）創刊發行，Hallahan 等人發表了開創性定義，
試著突破學科間的藩籬，把行銷傳播、品牌推廣等專門領域納進策略
溝通（Zerfass et al., 2018）。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策略溝通已取代公共關係，同時匯聚了企
業溝通、組織溝通、公共外交、政治溝通、廣吿、行銷、健康及跨文化
傳播等學科，並成為全球性的溝通研究領域（Nothhaft et al., 2017, May 25-29）。隨著社群媒體的發展，管理去中心化的新興傳播結構深刻影
響了公共關係在組織溝通中的職能與作用，利益相關者從被管理對象
變成共同參與者的影響，逐漸獲得更多討論。可以說，此時期的發展
與社群媒體帶來的轉變息息相關，從而促成了參與典範的出現。 Cooke & Buckley（2008）將社群媒體描述為一場媒體革命，強調
它會持續對人們的思維、行為方式與時代理解產生重大影響。Lewis & Nichols（2015）進一步認為，社群媒體改變了個人、媒體及彼此間的
觀點與關係。McQuail（2013）則指出，社群媒體興起是一種有別於傳
統使用者觀點的新溝通典範，使用者從系統決定的機械式訊息接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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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變成社會行動的參與者，能夠自己決定獲取參考資訊的路徑，可能
透過自覺便利的中心（a center at their own convenience），也可能繞
過中心，然後以自身確定的內容同各方參與者溝通。 Merrin（2014）認為，參與典範促進了拉式（pull）媒體對傳統推
式（push）媒體的挑戰。從溝通的角度看，傳播結構與整體價値的變
革趨勢大致呈現幾種特徵：（1）開放結構挑戰封閉結構；（2）微觀生
產挑戰宏觀生產；（3）開放近用業餘產出（amateur production）挑戰
封閉獲取的精英、階層式專業結構；（4）廉價、易用與全球卽時發布
技 術 改 變 媒 體 產 製 的 經 濟 和 技 術 壁 壘 ；（ 5 ） 在 後 製 端 進 行 過 濾
（filtering）的後稀缺經濟學挑戰在產業前製端卽行過濾的稀缺經濟
學；8（6）專業知識的長尾效應和集體智慧模式威脅著單一的專家聲
音；（7）對話（conversation）取代演講（lecture）；（8）生產者和使
用者角色補充了個人做為接收者和消費者的身分（Merrin, 2009, pp. 22-23）。 

從國際與政治實踐的角度觀之，社群媒體的環境賦使，提供了審
議式民主的條件，讓民眾能夠行使出席、論述、辯論及決定公共政策
的權利，對政府治理進行更為直接的監督與課責，提高了政府控制策
略溝通進程與結果的難度（羅晉，2020）。當社群媒體開始與民粹運動
相互促進，具開放性、去中心性及知識生產民主化等特性的社群革命
於焉成形（張衛婷，2017），一股由民眾積極參與並和政府分享溝通權
力的媒體力量，在突尼西亞掀起推翻政權的茉莉花革命，隨後席捲利
比亞、敍利亞、葉門、巴林等中東地區，締造出有「Twitter 革命」或
「WikiLeaks 革命」之稱的「阿拉伯之春」。 

鑑於打擊反政府運動的失敗，許多國家認知到，社群時代下的公
關溝通不再是政府能夠完全掌控的傳播場域，溝通不能是單向宣傳，
也不能僅止於被納入決策，還應將溝通視為決策本身，從雙方共同制
定的結果來形成決策，參與式溝通的槪念，也因此獲得更多關注（顏
瑞宏、胡光夏，2022）。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社群媒體砌造的可能是審議式民主的殿堂，
也可能因為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演算法、草根行銷機器人（bots for astroturfing）所衍生的極化作用，讓資訊民主的烏托邦淪為輿論同
溫的繭房，這層現實增加了參與式溝通如何能夠具體實現的難度，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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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留溝通餘地的社會極化現象，更是削減了政府或組織探索參與式
溝通的意願。進一步說，當今社會雖見證了參與式溝通自下而上推進
民主化的能力，但人們似乎尙未迎來參與式溝通被政府自上而下納進
民主議程的時代。具言之，參與式溝通當前仍是做為一種規範性槪念，
尙未成為普遍化實踐。 

參與典範主要基於社會建構主義、卓越理論（excellence theory），
以及使用者產製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的槪念，認知到
參與者在決策角色及溝通作用上的丕變，故反對管理學的現代主義途
徑，而是與混沌理論近似，認為整個溝通場域是一種開放、耗散的結
構，屬於不穩定的動態系統，處在不斷重組、更新的建構過程中
（Eriksson, 2012; Gilpin & Murphy, 2008; Nosita & Lestari, 2019）。 

因此，內、外部環境的一切現象、秩序與變動行為均是無法預測
及控制的，組織必須開放聆聽，廣納內、外部參與者的意見，擴大監
測、對等協調，才能對引發問題的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s），以及
非線性的溝通關係與分歧點擴散模式保持高度敏感，從而掌握先機，
找出能發揮溝通作用的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降低擴音效果
（amplification），讓組織系統回復穩定，避免混亂（Czarniawska, 2009; Falkheimer & Heide, 2010）。 

基於對雙向對等溝通的規範性假設，參與典範強調組織不該被賦
予管理論述的特權，合法的組織目標不應由管理者片面制訂，應採參
與式策略（participatory strategy），透過廣泛利益相關者的共同參與來
帶動組織興革（Macnamara & Gregory, 2018）。該典範承認控制和調節
的溝通觀念已經變得多餘，主張策略溝通屬於雙向對等的動態過程，
應 改 從 通 過 適 應 （ adaptation ）、 調 適 （ accommodation ） 或 同 化
（assimilation）來實現理解與互助，藉由對話尋求共同著力點以獲取
雙贏（Eriksson, 2012; Holtzhausen & Zerfass, 2015）。 

値得注意的是，參與典範在實踐的規範槪念上出現了突破性轉變，
對組織的角色與權力運作產生不同見解，看待策略何以發揮溝通作用
的角度亦發生改變，面對拉式媒體，科學管理及關係經營不再被認為
是持續可行的解決方案，完全控制和完全統一的溝通策略已被視做不
存在的烏托邦（Eriksson, 2012）。對此，有學者開始倡議，組織必須放
棄對溝通訊息的干預，以及對參與者預期反應的控制，嘗試採行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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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的策略來進行溝通（Falkheimer & Heide, 2010）。迄今被論及的做法
至少有下列幾種： 

（1） 組織將策略重心從固定的、精心設計的標準作業程序轉移至
參 與 者 的 感 知 能 力 與 能 動 性 ， 透 過 「 卽 興 創 作 」
（improvisation）的方式展開溝通，以便適應混亂且無法預
測的溝通環境（Czarniawska, 2009）； 

（2） 將控制權昇華為內化影響，形成全觀式（holistic model）的
溝通架構，讓員工能以自己的語言，有機式地談論組織及其
商品、品牌、服務、政策或形象，創造出支持者們自發行銷
組織，而組織又不與其直接互動的擴散效果，這能解決溝通
訊息因來自組織官方而被排斥或導致低信任感知的問題
（Lewis & Nichols, 2015）。美國政府遂行策略溝通的主要行
動者中，除國務院、國防部、國安會、廣播理事會等部門與
機構外，公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民間社會組織、國
際學生交流組織等訊息與影響力來源的運用，卽屬此類策略
的原型（Paul, 2011, p. 101）； 

（3） 警惕參與者內、外部界線喪失的影響，加強重視組織內部的
溝通（Christensen et al., 2008）。理由在於，內部溝通會與
外部溝通交互影響，內部員工可能因觸及外部資訊而改變組
織認同，又或者員工向外部傳發破壞組織聲譽的訊息，其負
面 效 應 會 再 反 過 來 損 害 組 織 ， 甚 而 導 致 危 機 升 級
（Falkheimer & Heide, 2015）。許多因臉書使用行為而遭解
雇的 Facebook Fired 案例，其肇因卽是源於組織對此類現象
的危機處理所致； 

（4） 從聆聽到開放聆聽，前者是在傳、受兩端的需求中確立出交
集，而後者須更進一階，將決策評估階段作為開放聆聽的實
踐領域，在決策前就把利益相關者、公眾及社會利益納入目
標設定的考量（Macnamara & Gregory, 2018）。溝通目標不
再被迫與施為者的目標完全一致，偏離政府或組織偏好的最
終決策，卻可能造就最佳的策略溝通，甚至連採納對手偏好
這一行為，以及因其引發的有關話題等，本身卽已具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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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影響能力（Paul, 2011）。 
參、民主與威權國家的槪念內涵 

許多國家卽便以美國的典範為學習對象，但最終仍試圖發展出異
於美國的策略溝通實踐體系，尤其與美國有著不同政治體制的威權國
家，許多槪念的重新定義與實踐，甚至已和美國學說背道而馳。進言
之，威權國家在探索策略溝通的本土發展時，西方典範的演進歷程僅
被視作參鑑的起點，並非全盤接收的樣板，威權國家亦有自己基於民
族文化、國家現實與威權擴張需要的審視和反思（Chang et al., 2020, August 8-11; Kruckeberg, 2020）。 

就國際政治而論，美國對策略溝通的定義為：依據美國政府理解
及接觸關鍵目標的程序及努力，並運用國家層級的統合行動，以及完
成協調的訊息、主題與計畫，來開創、提升或確保有利於國家利益和
目標促進的條件（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6）。美國強調的是
關鍵受眾（key audiences）、戰略行動（actions）和積極的全球參與
（global engagement），而與美國同屬民主陣營的英國、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簡稱北約）也有類似
的定義，惟英國更加重視策略溝通的防禦性目的，及其在戰略、操作
及戰術等不同場域的實踐；北約則將策略溝通定位在抵禦混合戰的位
置，除了把非目標受眾同步納入考量外，在溝通策略上則更強調語境
重設和敍事（Cornish et al., 2011; Tatham & Le Page, 2014）。 

屬於亞洲威權重心的俄羅斯、中國雖與西方民主國家一樣，都將
策略溝通視為瞭解受眾偏好以促進溝通策略最大效益的過程，但關於
溝通策略如何因應偏好資訊進行調整的問題，俄羅斯及中共等威權政
體就與西方民主國家有著全然不同的答案。由於威權國家師法西方國
家，但歷史、文化、民族性及媒體系統卻均迥異於西方，導致其策略溝
通形態產生變異，經常涉及僞裝、黑函、壓迫、恫嚇、誘引、擾亂等溝
通策略的運用（Kruckeberg, 2020; Thoma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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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國家的策略溝通槪念 

國家階層的策略溝通是政府跨部門間的整合途徑。以多數國家汲
取經驗的對象矚「美國」為例，其策略溝通涵蓋範疇，就是以國務院
及國防部的相關領域最為重要，前者包括公共事務、公共外交、國際
廣播；後者包括心理作戰、資訊作戰、軍隊公共事務、軍事外交、國防
支援公共外交等，大抵上多牽涉公共外交及軍事活動等層面（謝奕旭，2016）。因此，從國家的角度而言，對於策略溝通內涵的討論，國際政
治與軍事領域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依據美國的軍事學說，策略溝通實踐必須遵循下列九項原則，其
中，最為關鍵的是可信原則，它確保了策略溝通在實踐過程中的民主
精神（US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08, August）： 

（1） 領導力驅動（leadership-driven）：策略溝通的推動應由組織
領導者負責，由上而下的機制才能確保組織總體目標與策略
溝通目標保持一致； 

（2） 理解（understanding）：由於溝通訊息及行動須依目標受眾
的接受與否而調整，故策略溝通要深入理解目標受眾的歷
史、文化、願景、身分、態度、行為及社會價値觀； 

（3） 對話（dialogue）：策略溝通應建立在所有參與方的思想交流
與相互理解上，溝通施為者須對各方意見充分回應； 

（4） 無孔不入（pervasive）：留意任何的訊息傳遞關係，任何組
織成員都有可能充當信使（messenger）； 

（5） 團結一致（unity of effort）：策略溝通是一個協作過程，講
求橫向及縱向的協調與同步； 

（6） 效果導向（results-based）：策略溝通須有明確目標，並應專
注在預期結果的達成上； 

（7） 迅速反應（responsive）：成功的策略溝通應能著眼於長期效
果，亦能靈活因應短期的突發狀況或危機； 

（8） 連續（continuous）：策略溝通是一個在研究、數據蒐集、分
析、規劃、實施、評估和調整間不斷持續的過程； 

（9） 可信（credible）：信譽、準確性、眞實性、可信賴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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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尊重，均是策略溝通得以發揮效用的前提。 
除美國外，英國、北約亦將策略溝通架構明確提上國際政治或軍

事議程，英國將其寫入軍事準則，北約則把策略溝通用於反叛亂及危
機管理，並實踐了「戰略司令部」的槪念（Divišová, 2014）。與其他國
家相較，英國及北約的策略溝通發展進程相對成熟，是可以觀察民主
國家如何認知策略溝通槪念的關鍵對象。就英國而言，策略溝通被理
解為一種改變目標對象行為的手段，必須就此目的擬定施行方法和措
施。Tatham（2008）以交響樂團的運作來類比此一槪念，強調策略溝
通在戰略、操作或戰術等不同階層的場域，按照特定的效果需求，對
溝通資源及工具進行靈活取捨或調用的特性。 

對英國來說，策略溝通的最終目的是國家利益，其溝通行動則是
接觸、理解目標受眾，從而尋求適切渠道，以開發、拓展特定思想，據
其調配或取捨資源，藉之促進並維持所望行為的一連串策略性過程（顏
瑞宏、胡光夏，2022）。而溝通行動不僅具有計畫性，它還是一系列持
續的防禦性活動，應當具備連貫、延續、非攻擊性的特徵（林信焰、畢
研韜，2016）。根據英軍智庫「發展、槪念暨準則中心」（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Doctrine Centre, DCDC）的定義，策略溝通在 2011 年頒
布的《聯戰準則提要》（Joint Doctrine Note）中，被描述為用來影響人
們態度及行為，以增進國家利益的諸般防禦性溝通措施（UK Ministry of Defence, 2011）。質言之，英國將防禦性槪念嵌進策略溝通實踐架構
中，體現的無疑就是民主國家對於策略溝通措施的誠信及合法性原則。 

北約（NATO）將策略溝通認知為訊息、溝通能力及軍事行動的整
合，是一個以提升溝通效果為目的，針對溝通論述及行動進行跨部門
協調的過程（林信焰、畢研韜，2016）。對 NATO 而言，策略溝通的工
作就是資源協商與調用，類似於活動幕僚長（campaign manager）的
角色，其作用在於確保溝通訊息的一致性，以及基於一致性的訊息傳
遞和行動（NATO, 2017）。 

根據《北約策略溝通政策矚PO（2009）0141》（PO 2009 0401, 
NA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policy）及《北約策略溝通手冊》（NA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handbook V1.0）的定義，NATO 的策略溝通
能力涵蓋了公共外交、公共事務、軍事公共事務，以及資訊、心戰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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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具體的溝通措施並不局限於媒體活動，而是指涉安排給受眾認知
及詮釋的所有論述和行動；對於溝通訊息的運用，NATO 強調對目標國
家的語境理解及重構，通過資訊環境的塑造和 NATO 敍事的建構來影
響受眾行為，以便為 NATO 塑造有利的行動環境（NATO, 2009; Reding et al., 2010; Tatham & Le Page, 2014）。NATO 是一個軍事聯盟，對於策
略溝通的實踐，很明確地聚焦在抵禦混合戰的任務上，普遍被認定是
採取民主措施或工具來對抗野心國家非法溝通手段的不對稱作戰，民
主立場相當鮮明（DG EPRS et al., 2021）。 
二、威權國家的策略溝通槪念 

（一）俄羅斯的策略溝通：訊息戰與反射性控制 

俄羅斯及中國無疑是亞洲最為關鍵的威權重心，是觀察威權國家
策略溝通實踐的指標。本研究主要將焦點置於中國的策略溝通，因為
中國對臺灣的威脅最為直接，然而，在探討中國的策略溝通槪念之前，
俄羅斯絕對是無法繞過的索引。在俄羅斯，策略溝通有些時候並沒有
偏離西方體系的定義，在政治及地緣政治語境中，一般被認知為基於
管理國內外目標受眾，以及在政治衝突中贏得訊息戰的策略性協調活
動，或是對特定群眾分享國家國際立場，並就反對者進行反宣傳的訊
息互動；在社會與文化情境下，策略溝通被視為爭取盟友與中立目標
的說服行動；而在企業的應用環境裡，則是一種集中運用的溝通管理
工具，能夠影響企業的經濟活動、文化、價値觀與策略，同時也是一種
管 理 能 力 （ Luoma-Aho et al., 2020; Shchetinina et al., 2015; Vinogradova, 2013, December, 2014; Zinovev, 2017）。 

値得注意的是，俄羅斯並不拒絕反民主或非法的溝通行動，從俄
國學者 Viktor Burlakov 對自己國家的策略溝通定義中，卽可窺見端倪。
根據 Burlakov（2016）的描述，策略溝通以確保超越國界的國家政策
為目的，主要在對另一個國家的政治精英採取影響行動，藉以建立穩
定的認知及忠誠度，讓自己國家的行動能獲得他國政治精英的充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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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進而形成對選定領土進行地緣政治控制的可操作系統。此定義表
明了俄羅斯透過國際輿論操縱，讓他國民眾在不同的對立結構中組織
起來，進而將該國家推向分裂的策略溝通實踐。2014 年俄羅斯對克里
米亞（Crimea）的兼併，卽是體現此類定義的經典例證。 

「訊息戰」（information war）是俄羅斯對策略溝通的槪念化，涉
及軍事和非軍事手段的結合，旨在影響目標受眾的訊息心理空間
（Fridman, 2020）。對俄羅斯而言，戰爭型態已轉變為非軍事行動的訊
息戰，軍事手段成為一種通過展示來支持外交、經濟、訊息等非軍事
行動的工具，亦卽訊息戰不再是以協助軍事作戰為任務，而是將任務
分配給軍事的手段（Chekinov & Bogdanov, 2012; Fridman, 2019）。 

當俄羅斯學者從訊息戰的不同維度探討策略溝通時，不僅涵蓋直
接的政治、外交、金融、經濟及軍事活動，還包括對國際和國內輿論的
操控。訊息戰發動時，輿論操控被允許通過訊息操縱、假訊息、捏造訊
息、遊說、勒索，以及任何能取得所需資訊的可能方式來實現（Fridman, 2020）。用俄羅斯自己的話說，做為策略溝通的訊息戰是「通過直接影

響公眾意識與人們的靈魂而發動……旨在強迫群眾朝所望方向行動，

甚至不惜違背自身利益，並在敵對陣營中分裂民眾，驅使他們起身反

抗特定人士」（Lisichkin & Shelepin, 2003, p. 17）。 
從 訊 息 戰 的 視 角 切 入 ， 卽 能 窺 見 俄 羅 斯 策 略 溝 通 武 器 化

（weaponization）的樣貌。就範圍論，俄羅斯的訊息戰涵蓋網路戰、
電子戰、心理作戰、假訊息、反情報、影響，以及破壞、削弱通信基礎
設施等範疇（Selhorst, 2016）。就方法論，社會控制、社會策略、訊息
操縱、假訊息、假事件（pseudo event）、僞裝、黑函、恫嚇、壓迫、
利誘、擾亂、欺騙、網軍、網路機器人、網路攻擊、訊息超載等，許多
緊扣戰略欺騙、威嚇的措施，均是俄羅斯推進訊息戰的工具選項（胡
光夏，2019a；Darczewska, 2014; Giles, 2016）。 

俄羅斯以訊息戰做為實踐形式的策略溝通，其具體表現主要是基
於「反射性控制」（RC）的槪念，亦稱非線性或新型態戰爭，因由俄軍
總參謀長 Valery Gerasimov 所推動，故又稱為「Gerasimov 準則」（Giles, 2016）。RC 不以摧毀對手心智為目的，而是著眼於戰略影響操作，通
過加工訊息或假訊息傳播，促使受眾自願採取有利於我的決策和行動
（Thomas, 2004）。與美國不同，俄羅斯強調控制而非管理，係在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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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上，通過社會生態系統中的網路迷因（internet meme），來激
發受眾反射性所進行的一種智能資訊戰（Giles et al., 2018）。 
（二）中共的策略溝通：輿論戰與意識鬥爭 

中國是俄羅斯以外的另一個亞洲威權重心，也是臺灣面對的主要
威脅。基於傳播主體階層及溝通目的之不同，研究者會在戰略性傳播、
戰略傳播、戰略溝通與策略傳播等不同詞彙間交替選用。在臺灣，對
於策略溝通知識的探索，主要聚焦於反恐、反叛亂，及其在政治作戰
語境下的運用與挑戰；中共則與臺灣不同，除對學理或歷史脈絡感興
趣外，策略溝通的知識核心係由國際傳播、公共外交、國際關係及國
家形象等領域所構成（顏瑞宏、胡光夏，2022）。 

根據楊啓飛、陳虹（2019）的計量分析，中共的策略溝通研究始
於 2005 年，並於 2013 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布局後，連續5 年獲得高度關注，研究規模大幅拓展，以肆應國家形象塑建、國際傳
播及公共外交等任務，為滿足「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
國家戰略要求提供支持。 

顯而易見的，中共將策略溝通實踐的位置放在國家的階層，策略
溝通被描述為對國家戰略的傳播，或是為了實現國家戰略利益而開展
的接觸活動。這些定義都與美軍用來支持新型外交理念而倡議的策略
溝通槪念十分相仿，甚至可以說就是沿襲自美國（趙啓正，2015；楊
啓飛、陳虹，2019）。事實上，中共策略溝通的運用及發展，與國家安
全戰略需要緊密相關，被認知為國家利益爭奪前沿的較量（李沫，2016
年 12 月 8 日），指涉的是以國家為中心，以國家利益為導向，通過尋
求國際社會的支持，來爭取國家權利的「傳播行為」和「戰略觀點」
（王芳，2017）。 1、以輿論戰做為槪念實踐的核心內涵 

對中共而言，政權延續是討論任何國家利益的前提，威權擴張則
是防堵內部政權遭到質疑或挑戰的重要過程。因此，面對民主國家的
圍堵，中共的策略溝通實踐經常涉及資訊威權擴張，實務操作與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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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訊息戰多所雷同，臺灣近年來常以「認知作戰」稱之，中共自身則
是使用「輿論戰」來指稱這種利用或破壞周邊國家民主制度，以達到
鞏固政權、延伸政治理念等目的的策略溝通實踐。胡光夏（2019b，頁13）卽指出，中共輿論戰與俄羅斯的反射性控制有著緊密關聯，兩者
具有多個相同特徵：（1）均通過傳遞或否定特定訊息來影響情感、動
機與行為，並為己方塑造有利輿論；（2）統籌運用新、舊媒體；（3）
在戰略、操作及戰術等不同層級，遂行欺敵與心戰作為；（4）著重控
制而非管理。 

按照中共學者姜飛、史安斌、徐方達、趙振祥等人的說法，策略溝
通是一個依循整合行銷途徑的政治傳播過程，其本質卽是宣傳，核心
目標則在提升全球範圍的輿論影響力，通過對全球輿論、態度和文化
的掌握，形成整合性的傳播策略，為關鍵受眾設置一個有利於己的決
策環境，藉以影響受眾態度及行為，讓國家利益、政策與目標能夠得
到強化或維持（李沫，2016 年 12 月 8 日；徐方達、趙振祥，2013）。
進言之，輿論是中共策略溝通實踐的核心內涵，中共認為，策略溝通
是構建一個戰略性、對話性及公共性論述體系的過程，以形成擧國合
力的策略傳播格局，對其國際傳播活動、利益協調，以及形象與集體
認同塑造等工作，發揮輿論引導和統合的指導作用（楊啓飛、陳虹，2019）。 

首部以中文發行的策略溝通專著《戰略傳播綱要》是中共策略溝
通研究的核心書籍，作者畢研韜和王金嶺就特別針對輿論作業進行了
討論，具體指出輿論作業所要遂行的三項策略溝通任務（畢研韜、王
金嶺，2011，頁 249-251）：（1）輿論監控，觀測指標包含輿論數量、
輿論強度及輿論分布；（2）輿論干預，係基於輿論監控和分析，對既
存輿論所採取的戰略或戰術行動，區分直接與間接干預兩種類型，實
際操作則有輿論強化、輿論弱化、輿論矯正等作法；（3）輿論塑造，
有別於輿論干預，主要著眼於製造同意或共識，通過行為輿論，如制
裁、軍演，在語言輿論尙未形成時，巧妙引導並滿足媒體需求，實現語
言及行為輿論的一致性，達到整體傳播效益最大化。 

換言之，輿論監控處理的是策略溝通過程中的情報蒐集與受眾分
析，是選定目標對象、傳播管道，以及訂定溝通策略的基礎，同時也為
後續階段的溝通效能評估，蒐研可用的輿論數據；輿論干預、輿論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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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則是訊息生產及傳遞階段的任務，均涉及溝通主題與訊息的提煉，
亦包括傳播管道的整合，惟輿論干預旨在應對已成形的輿論，而輿論
塑造係在預先策劃活動或事件，通過吸引媒體報導來主動生成輿論，
相當於假事件或西方策略溝通槪念中的公關事件、創造媒體事件
（media event）。 

2、「輿論對輿論」的價値意識鬥爭 
陳森（2017）強調，在國與國利益爭奪及戰爭、武裝衝突背景下，

策略溝通是以媒體戰、輿論戰的姿態，成為一種立於國家層次對作戰
進程發揮影響的新型鬥爭力量，壟斷全球輿論的能力已是強國競爭的
「標配」。就中共而論，輿論戰屬三戰槪念之一環，9 做為中共策略溝
通實踐的主要形式，輿論戰與大外宣相互滲透，是中共訊息戰的關鍵
組成部分（程寶山，2004）。 

訊息戰中的三戰是中共脫胎於西方策略溝通槪念的軍事理論，亦
保留了自身的宣傳思想，以及受到俄羅斯反射性控制的啓發，故對西
方國家而言，中共的三戰與影響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是幾近同
義的槪念，有時也被理解為混合戰；其中的輿論戰基本等同於西方學
說的宣傳戰、媒體戰、資訊戰和心理戰，揉雜了公共外交、感知管理、
公關化戰爭、媒介化戰爭等不同的策略溝通術語及槪念（胡光夏，2019a，2019b）。 

必須強調的是，中共用以實踐策略溝通的輿論戰，在本質上仍與
西方所指稱的媒體戰有所差異。由於中共與西方國家對媒體關係的認
知大異其趣，西方國家認為媒體屬於民間大眾，須和對手進行較量，
以爭取媒體支持，故其重視的是媒體用於競爭或戰爭的管理過程；中
共屬於威權國家，媒體均由官方掌握，故輿論操控的重要性自然更甚
媒體管理。 

對此，王崑義（2008）主張，西方媒體戰是 the war between medias
的槪念，爭奪的是媒體操控權，體現的是不同政府間通過「媒體對媒
體」的爭鬥所進行的心理戰；中共輿論戰則是 the war between public opinions 的槪念，彼此爭衡的是輿論操控權，屬於「輿論對輿論」的
價値意識鬥爭，與媒體戰相較，掌握媒體能獲得訊息傳遞的優勢，但
操控輿論卻能影響思想，進一步達到對人「洗腦」的作用。這種較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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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更加複雜、更具威力的輿論戰，其槪念已從傳統宣傳戰演進到「新
腦皮層戰爭」的領域（王崑義，2006）。 

總體來說，由於美國處理 911 事件及波灣戰爭的經驗，讓中共學
界在關注數年的時間後，於 2005 年開始投入策略溝通研究，迄 2013
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所衍生的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塑建等需要，
相關研究急遽增長，中共官方也出現一系列的官媒轉型、大數據開發
及輿情研究等變革（顏瑞宏、胡光夏，2022）。然而，當前中共尙缺乏
獨屬且完整的策略溝通理論及體系，其核心思想與實踐原則仍是以三
戰、訊息戰的多元靈活運用為基礎，通過話語權爭奪和輿論作業來創
造穩定且有利於己的輿論環境，在指導國際事務、引導媒體輿論、影
響外交政策及促進文化擴散等任務中，進行有效的說服，以及改變目
標對象的認知與行為（王崑義，2008；黃慧筠，2009；黃引珊，2019）。 

中共輿論戰以推行和實現國家的政治、外交、軍事等戰略意圖為
目的，控制、操縱、策劃及整合運用傳播媒體，對敵方集體心理遂行全
方位的攻心行動（朱金平，2005）。論及中共策略溝通的輿論戰實踐，
胡光夏（2019c，頁 35-36）指出，輿論戰的具體行動有五項：（1）圍
繞國家戰略目標，藉媒體統一思想，並為己方行動創造理想的輿論環
境；（2）推進媒體攻勢，從道德上打擊對手；（3）開展國際傳播，爭
取國際輿論支持；（4）壓制對手輿論，破壞敵資通設施；（5）實施新
聞管制，對新聞進行引導和管理。此外，在輿論戰的實際操作方面，取
得論述框架主導權是最為核心的要點，其方法包括先聲奪人、輿論惑
眾、趨利避害及強行壓制等（胡光夏，2019b，頁 11）。 

肆、中、俄溝通實踐與西方槪念的差異 

中國及俄羅斯是資訊威權擴張特別鮮明的例子，策略溝通槪念受
到傳統宣傳思想所影響，具有意識形態鬥爭的本質，存在難以磨滅的
政治與階級傾向，致使整體領域的本土化發展，雖是借鑑西方國家往
昔數十年在阿富汗及伊拉克作戰的經驗，但卻呈現出迥異於西方理論
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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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訊息與衝突訊息超載的當前社會中，歐美中心論主導的策略溝
通經常被運用於反叛亂作戰（counterinsurgency），或是做為反制假訊
息（disinformation）、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網路間諜活動
（cyberespionage）、被盜資訊洩露（leaks of stolen information）、數
位騷擾（digital harassment）、資訊操弄（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等多種混合威脅（hybrid threats）的關鍵行動，強調多元受眾、協調
性、同步化、持續性、政策推進、以接收者為中心等要素（DG EPRS et al., 2021; Goldman, 2007, October 6; Krawchuk, 2006）。然而，中國及
俄羅斯的策略溝通本地化，雖是萌動於西方定義的基礎上，但卻沒有
機械地照搬或套用歐美理論與經驗，而是根據獨屬的語境進行改良及
匹配，依循國際傳播工作的架構，結合既有槪念、量能與成果，重新調
整、分配資源，構建具國家特色的策略溝通體系。史安斌、童桐（2021）
稱 此 為 各 個 國 家 充 分 挖 掘 「 原 型 策 略 溝 通 」（ protostrategic communication）資源，以發揮本國制度及文化優勢的過程。 
一、權威驅動重於訊息驅動 

簡單來說，歐美主導的西方理論是訊息驅動的，強調訊息內容在
傳達戰略意圖、釋放威脅信號、區分目標對象等方面的精準度與透明
度；中國及俄羅斯則是權威驅動的，訊息來源有著堪比甚至超越內容
本身的重要性，溝通邏輯的範圍較西方理論更廣泛，經常遵循訊息內
容以外的邏輯，且與權威來源的地位、語境及政治需求密切相關，卽
便是對外溝通與外交事務，仍須廣泛服務於國內的政治目標，例如鞏
固政權延續、強化政治信任等（Edney, 2012; Luoma-Aho et al., 2020; Tsetsura & Luoma-Aho, 2019, November）。 

對中國而言，大部分的策略溝通依賴於單向或雙向不對稱的傳播，
雖講求對受眾需求的瞭解，但溝通權力仍然掌握在實施策略溝通的政
府或機構手中，這讓溝通施為者變得比溝通訊息更加關鍵，在許多情
況下，國家內部的自我傳播（auto-communication）反而才是外部溝通
訊息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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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果導向重於誠信原則 
與中國相同，俄羅斯擁有強大的垂直傳播系統，國家領導層能直

接行使最高階的權力和控制權，基於維繫政權的考量，面向外部的溝
通卻經常把內部公眾也納進目標對象，有時後者甚至比前者更為重要；
再 者 ， 典 型 的 俄 羅 斯 策 略 溝 通 是 效 果 導 向 的 溝 通 （ effects-based communication, EBC），但卻不受可信原則的約束，假新聞、假訊息、
隱瞞訊息、誤導、隱藏訊息產製者身分，以及將戰略意圖像俄羅斯套
娃（matryoshka）隱藏於多層次語境之中等，都是俄羅斯推進策略溝
通 的 工 具 選 項 （ Tsetsura, 2011; Tsetsura & Kruckeberg, 2017; Waterman & Tsetsura, 2020）。俄羅斯認為，透明的手段是一種工具，
不透明則具有力量，當溝通看起來愈是不具戰略性和計畫性，施為者
就愈容易通過溝通實現所欲的影響（Luoma-Aho et al., 2020）。 
三、訊息對抗取代開放溝通 

俄羅斯將策略溝通視為廣泛溝通過程的一環，是形塑特定想法並
向目標受眾進行傳遞的一系列行動，不僅涵蓋公共外交、公共關係、
資訊作戰等形式，亦不排除積極或消極的資訊操弄、假訊息及宣傳等
活動（Bogdanov, 2017; Burlakov, 2016）。2014 年，俄羅斯採取反駁
（dimiss）、扭曲（distort）、轉移（distract）、驚恐（dismay）等 4D 策
略，包括否認僞裝成民兵的「小綠人」是特戰部隊正規軍、營造民意傾
向獨立的公投氛圍、藉美國及歐盟主導科索沃（Kosovo）民族自決事
件來轉嫁入侵責任，以及軍演恫嚇烏克蘭政府與人民等，誘使克里米
亞（Crimea）190 個軍事基地的部隊不戰而降（胡光夏，2019a；Iasiello, 2017; Nimmo, 2015, May 19）。俄羅斯兼併烏國克里米亞半島的行動，
被視為是策略溝通在混合戰中獲得成功施展的典範（ Rusnakovo, 2017）。 2022 年，俄羅斯再次入侵烏克蘭及頓巴斯（Donbass）地區，除
軍事行動外，策略溝通同樣以混合戰形式貫穿作戰全程。開戰之際，
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率先以「特別軍事行動」（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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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operation）定義戰爭，避免國際社會追究其侵略及反人道的戰
爭責任；俄羅斯官媒則在軍演結束後，刻意播出克里米亞部隊穿越克
爾茨（Kertsch）海峽大橋往俄境撤退的行軍視頻，以精心設計的假事
件掩護增兵 7,000 人的軍事意圖，達到延遲國際社會干預之目的（顏
瑞宏，2023；Marrow & Vasovic, 2022, February 17）。 

俄羅斯還在烏國哈爾科夫（Kharkiv）、切爾卡瑟（Cherkasy）、捷
爾諾波爾（Ternopil）、扎卡爾帕蒂亞（Zakarpattia）等地區建立假訊
息農場，擁有逾 100,000 組由 5 個機器人操控的假帳號（SBU, 2022, March 28），並於烏境資訊圈中，以「俄軍壓境」、「烏軍違反明斯克協
議」、「烏軍對自治區發起懲罰性攻擊」、「美烏兩國研製生化武器」、「烏
國簽署投降協議」、「烏國高層出逃」、「俄軍受到歡迎擁戴」等溝通主
軸，反覆傳播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假訊息，以及雇用臨演拍攝的假
事件，亦藉「恐嚇勸降」、「造謠兵敗」、「謊報死訊」等手法，向烏軍及
其家屬散布心戰簡訊，在烏國內部製造恐慌、弱化政治信任、引發和
戰對立，同時營造烏克蘭法西斯主義復辟及俄軍「解放戰士」形象，將
烏國政府妖魔化，試圖顚倒烏國軍民敵我認知，瓦解其抵抗意志（顏
瑞宏，2023；Wesolowski, 2022, April 28）。 

在入侵烏克蘭的這場混合戰爭中，中共自然沒有缺席。北京當局
通過外交部、官媒、黨媒、網紅，以及抖音、微博等社群媒體布局策略
溝通，協力推播俄國國防部與官媒訊息，並炒高俄軍吿捷、烏民喜迎
俄軍，以及烏克蘭割喉處決俄士兵等假訊息的話題熱度，引導中國民
眾挺俄反烏（顏瑞宏，2023）。 

策略溝通的戰線亦向臺海延伸，中共拋出「今日烏克蘭，明日臺
灣」的論述，結合「美國是戰爭影武者」、「美國未出兵援烏是承諾協防
臺灣的照妖鏡」等宣傳，以及在烏國議員逃跑圖卡中，嵌入臺灣政治
人物圖像等變造梗圖的迷因操作，鼓動「疑美論」、「棄臺論」，醖釀集
體心理的抵抗無用論與投降主義，誘使臺灣民眾的政治意識向「遠美
親中」傾斜（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2022 年 3 月 3 日；顏瑞宏，2023）。 

從中、俄在俄烏戰爭中的策略溝通實踐，不難發現這兩個國家對
策略溝通的本地化發展同歐美原型槪念的差異，可以說還存在一些激
烈的矛盾。策略溝通是歐美國家支持反叛亂及對抗混合戰（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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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fare）的重要戰略思想與軍事理論，但中共及俄羅斯卻反其道而行，
雖非全然，但卻經常將策略溝通用於混合戰或中共所稱的三戰、統戰
之中，俄羅斯文獻則較常以非線性戰爭（non-linear war）、反射性控
制、資訊戰（ information warfare）、格雷西莫夫準則（Gerasimov doctrine）10 稱之（Giles, 2016）。 

揆諸前述，不論是權威驅動、效果導向，抑或將策略溝通用於三
戰、混合戰，摒棄開放、對稱溝通的原則，把訊息對抗視為主要的溝通
形式與用途等，這些由中國及俄羅斯所演繹的實踐特徵，說明了威權
國家對策略溝通槪念的本地化實踐，明顯衍生出與歐美理論不盡相同
的命題。其不同之處可從四項維度進行探究： 

（1） 策略維度：中、俄以效果為前提，並不否認基於事實的溝通，
但也不拒絕假訊息、資訊操弄等戰略欺騙，可藉由透明的訊
息策略故布疑陣，亦能通過不透明的策略隱瞞訊息或隱蔽意
圖，從而在道德和透明度的槪念上與西方理論決裂（Luoma-Aho et al., 2020）。西方知識認為，策略溝通之所以能夠具有
合理性，卽是在於它可提高組織成員間，以及組織、利益相
關者和外部環境間的透明度（Falkheimer & Heide, 2018），
但已有許多關於政治及傳播學的研究均發現，包括中共在內
的威權國家，經常會通過機器人、噴子、運算宣傳，以及虛
假 且 具 欺 騙 性 的 策 略 來 提 高 溝 通 訊 息 對 受 眾 的 吸 引 力
（Bjola, 2017; Keller et al., 2020; King et al., 2017; Lu & Pan, 2022; Marwick & Lewis, 2017）； 

（2） 時間維度：中、俄的執政當局或領導人，更常成為策略溝通
的施為者，戰略意圖由其決定，無須指明實現意圖的過程或
方法，也不需要釐訂時間表。與西方重視溝通過程的槪念不
同，中、俄等威權國家傾向強調權威的作用，策略允許模棱
兩可，也可故意不明確，而溝通活動亦無時間限制，持續性
的長期行動可能更符合某些受世代因素影響的目標，有時也
能用來消耗對手資源。相反的，非持續性活動則較為靈活，
短 期 效 果 經 常 能 在 論 述 競 爭 上 巧 奪 先 機 （ Waterman & Tsetsur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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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眾維度：西方理論要求明確釐定目標對象，特定訊息不應
在含混的受眾界線間交叉傳遞，潛存的矛盾因子可能會在溝
通過程中引發反效果，例如不同宗教群體對相同訊息的解
讀，有一定槪率會呈現反向聯繫，但在中、俄的策略溝通實
踐 中 ， 大 多 數 的 外 部 訊 息 需 要 引 起 內 部 公 眾 的 共 鳴
（Tsetsura & Luoma-Aho, 2019）。中國學界卽曾倡議，該國
策略溝通研究的本土化發展，應分別從宏觀、中觀與微觀三
個層面，致力構建「內外兼顧」的論述體系（楊啓飛、陳虹，2019）。這種觀點導致中共策略溝通與西方理論在目標對象
的界定原則上，逐漸產生扞格； 

（4） 權力維度：由於中、俄的策略溝通慣常在國際質疑的背景下
使用，被普遍視為地緣政治對抗的工具，是一種與特定群體
分享國際立場，並針對反對者進行反宣傳的訊息活動，故常
被 賦 予 訊 息 對 抗 （ information confrontation ） 的 槪 念
（ Filatova & Bolgov, 2018, March 8-9; Pashentsev, 2013; Zinovev, 2017）。因此，中、俄的策略溝通以發送者為中心
（sender-centric），接觸與理解受眾需求是為了尋求決策錨
點，替施為者如何精準維護自身利益進行定位，最終在歐美
理論以接收者為中心（receiver-centric）的權力開放及對稱
溝通槪念上，中、俄不得不與西方分道揚鑣（Luoma-Aho et al., 2020）。 

伍、討論與結論 

本文依循歷史分析的視野，梳理了西方策略溝通的典範發展脈絡
與歷程，並針對西方民主學說與威權國家在本土實踐上的分歧進行考
察。槪括而言，當前各國的策略溝通槪念，幾乎都是受到西方學說的
啓發，很大部分就是汲取自美國的傳播理論與軍事經驗，有些則涉及
到政治和管理學門。然而，卽便對策略溝通領域的探索係基於相同知
識，但民主與威權國家在實務發展上，卻會受到各自的政治體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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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處境、國家利益、戰略需求、總體能力，以及特殊的歷史經驗等因素
所影響，呈現全球在地化趨勢，傾向於搭建能和自身文化、制度相適
應的策略溝通體系與獨屬的溝通論述架構。 

在美國，策略溝通的知識建構，主要來自公共關係的學者與文獻，
至少涵蓋語藝、管理及整合行銷學派，分別在修辭、協商及品牌推廣
等領域，對策略溝通的研究與實踐做出貢獻，故其典範發展與公共關
係學門緊密相關。策略溝通典範的遞嬗是一個策略性活動從缺乏溝通
轉而重視溝通的歷程，在知識本體的演進上，溝通一開始被定位為組
織決策的附屬工具，體現的是宣傳與說服的傳播模式，忽略受眾對於
決策的作用，之後演化成系統管理、關係管理的決策過程，分別受到
管理與關係典範的指導，溝通重心仍是組織既定的目標或利益，利益
相關者或公眾利益並未獲得充分考量，對於目標受眾的理解，係出自
提升策略效益的需求，而非以促進開放聆聽為目的。當前則被認知為
一種開放對等的決策模式，遵循參與典範的觀點及方法，對等協調的
溝通觀念取代控制與調節，主張由利益相關者的廣泛參與來取代管理
者，共同為組織制訂合法、合理的目標，屬於雙向對等的溝通。 

越戰及 911 事件是策略溝通發展軌跡的兩個分水嶺，策略溝通研
究的濫觴始於商業、醫療、教育等領域，越戰失利後，軍事領域開始向
學術與實務界取經，至 911 事件後，鑒於策略溝通在軍事運用的成功，
學術與實務界再反過來向軍事領域取經，試圖解決公共關係、行銷及
廣吿效益日趨疲軟的問題。可以說，策略溝通因反恐的全球性布局，
在 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重拾美國政府及軍方的重視，並引發學術
社群的興趣，另因公共關係被賦予 spin 的貶義，11 眞實性和合法性不
斷受疑，促使策略溝通在接續的第二個十年裡，匯聚了多個學術叢集
並取代公共關係，成為全球性的跨際研究領域。 

研究發現，策略溝通的內涵並沒有在西方理論的全球化架構下趨
於具象化，或是被給出普遍性解釋，而是在整體的槪念框架中，顯露
出某些模糊甚至是分歧的見解。當策略溝通學習在世界多個國家間蔚
為風潮時，許多國家是以在地需求做為發展的方針，尤其是威權國家
的發展輪廓，同西方民主國家的樣貌存有相當程度的落差，例如，處
理事件資料的道德意圖、訊息產製的規範、理解社會中介因素之目的、
企圖引發何種感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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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陣營裡，策略溝通實踐相對保有民主的精神，美國卽強調
可信原則，重視信譽、準確、眞實、可信賴、一致性、尊重等指標於戰
略行動中的實踐；英國則將策略溝通實踐定義為一種以增進國家利益
為目的的防禦性溝通措施，通過防禦性槪念來建立策略溝通實踐架構，
確保溝通行動不會淪為非法擴張的手段；NATO 一直以來都將策略溝
通認知為抗衡侵略行為與破壞性溝通的不對稱作戰，主張採取民主措
施來抵禦混合戰。 

在威權國家中，反民主或非法的溝通行動，亦屬策略溝通實踐的
選項，策略溝通武器化是威權國家發展策略溝通的核心，溝通目的也
與民主國家不同，強調心智控制而非感知管理。俄羅斯及中國是亞洲
最為關鍵的威權重心，對俄羅斯而言，基於反射性控制的訊息戰，是
其策略溝通實踐的重要形式，主要著眼於戰略影響操作，允許社會控
制、社會策略、訊息操縱、假訊息傳播、假事件、恫嚇、遊說、勒索等
任何措施，通常涉及分裂他國民眾的行動。 

臺灣安全的主要威脅是中共，中共的策略溝通雖是源自歐美國家
的啓發，但為了對抗民主體制的擴散，在實踐上經常與運算宣傳緊密
關聯。中共運算宣傳所推進的破壞性溝通，其本質仍是宣傳，但會設
法褪去宣傳的特徵，避免引發逆火效應。就中共來說，策略溝通在實
踐意義上的槪念化是輿論戰。輿論戰屬三戰學說之一環，脫胎於西方
媒體戰，且更多受到自身宣傳理論的影響，以及俄羅斯反射性控制的
啓發，是爭奪輿論操控權的價値意識鬥爭，主要在通過思想引導來對
受眾進行認知作戰。 

本研究認為，促進威權國家在溝通實踐上與民主國家走向分歧的
關鍵因素，在於民主價値對兩種體制的意義和作用完全不同。由於威
權國家經常身陷國際質疑的處境，但因無須承受民主信條的約束，且
其民族性格、文化及媒體系統均與西方截然不同，導致威權國家在尋
求威權擴張的過程中，對策略溝通的實踐措施、工具或技術運用，並
不總是遵循西方民主價値的規範，甚至會利用民主制度保障自由與開
放的社會特性來打擊施行民主的國家。 

總括而論，本文以中、俄的策略溝通實踐為著眼，對當前以西方
為主的策略溝通理論進行補充。研究指出，中、俄的本土化實踐與歐
美理論的主要矛盾在於：為了侵略還是防禦；訊息錯假不透明還是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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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透明；理解是為了尋求控制還是對話；誘發錯覺還是基於事實的情
緖。這些歧異表現在策略、時間、受眾及權力等四個維度：（1）中、俄
並不拒絕資訊操弄、假訊息等違反道德與民主制度的措施，亦允許以
不透明的策略隱瞞訊息或意圖；（2）強調權威的作用，戰略意圖及其
溝通活動由中、俄政府或領導人決定，不受時間因素的限制，認為長
期行動能影響世代，短期行動則可出奇制勝；（3）目標對象的界定不
明確，對外訊息通常要以產生內部共鳴為優先；（4）以發送者為中心，
溝通權力集中，理解受眾的目的是為了尋求更具效益的影響策略。 

可進一步思考的是，威權與民主國家基於相同的標準，應該不論
目的與結果為何，在決策或行為上，均會遵行理論規範的義務，然從
研究發現觀之，威權國家更傾向於奉行結果論而非義務論，在理論學
習過程中，捨棄原理論關於「正確」槪念的內涵，並依自身的文化、制
度與國家戰略需求，將「正確」定義為利益的最大化。這凸顯了一個問
題，策略溝通究竟是一門證成眞信念的知識科學，還是更接近證成的
相對主義，後者意味著被證成能正確引導溝通行動的信念，更多是基
於相對特定的觀點，做為溝通行為者的國家或組織，會依據自己觀點
所主張的證成理據來證成自己的溝通行動為「正確」。 

也就是說，在何為正確的指引知識與行動之間，兩個矛盾的命題
都可能因為不同觀點被證成。此外，隨著威權輸出的挑戰加劇，一些
以目的而非義務為導向的溝通行動也開始出現在民主國家，這些制度
上站在威權對立面的西方國家，似乎正在義務論與目的論的拉扯中擺
盪。當然，上述討論還需要從民主國家的策略溝通實踐尋找證據，但
這已超出本文能夠處理的範疇。 

最後，本文對於策略溝通典範的建構，係依循公共關係學門的知
識脈絡進行梳理，其在國家或軍事層面的實踐，仍然需要更多討論；
另關於威權國家策略溝通知識的普遍化，亦須累積更多經驗與證據，
本文僅是發端，冀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本文屬探索性研究，無意
證明威權體制是如何去影響或決定一個國家的策略溝通實踐模型，旨
在探看威權國家如何重新詮釋、演繹引自西方民主國家的策略溝通槪
念，關切的是西方學說在威權國家的本土化實踐，並未處理更多與制
度比較、實踐類型學或效果檢驗相關的問題。 

後續研究可接續從威權擴張的視野出發，結合戰略文化或意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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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理論，依循結構、文本分析的途徑，對中、俄或其他更多威權國家的
策略溝通行動與策略，進行多面向、多層次的考察；此外，本文採取的
是行政性研究的觀點，未來或可改採批判主義立場，從批判傳播政治
經濟學、依賴理論、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與後殖民理論等不同角度
切入，以更宏觀的視野，解構全球資訊霸權，以及溝通權力不對等對
民主體制的實質影響等問題，嘗試就國際溝通環境的改善提出諍言。 

註釋 

1 策略溝通的槪念源自西方，在華文的學術社群與實務界，經常以多
個 不 同 的 用 語 交 替 或 選 擇 性 運 用 ， 這 些 譯 自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的詞彙，包括策略溝通、策略傳播、戰略性傳播、
戰略溝通及戰略傳播等。顏瑞宏、胡光夏（2022）認為，策略溝
通涵蓋的是一個大範圍的、以策略為核心的多元領域，多個基於策
略視野的關聯學科在這個架構下進行研究。不難觀察到：首先，按
照 Wallenius & Nilsson（2019）的主張，策略溝通的實踐場域涉及
戰略（strategical）、操作（operational）、戰術（tactical）等階層，
將 strategic 譯作「策略」，該術語將可包容三個級別的實踐內涵，
避免「戰略」一詞重複出現，導致術語及其槪念子集間的混淆；再
來，關聯學科包含但不限於傳播學科，將 communication 譯作「溝
通」，能廣納各學科的訊息交流或活動，讓術語的槪念裕度不會落
入以傳播指涉所有溝通的窄境。本文依循顏瑞宏（2023）、顏瑞宏、
胡光夏（2022）的觀點，將該術語譯為「策略溝通」，以淸楚釐訂
策略溝通領域與其內涵階層、關聯學科的相互關係。 2 破壞性溝通係指威權重心（authoritarian gravity centres, AGC）用
來強銷自身理念、意識形態，並經常損及他國制度合法性，以及干
預民主政權穩定與選擧結果的宣傳策略；相關槪念可參閱 Bennett & Livingston（2018）、Kneuer & Demmelhuber（2016）。此外，
所謂的威權重心，則是指對周邊國家政治體制造成深刻影響的威
權國家（Kneuer & Demmelhu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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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 加 坡 拉 惹 勒 南 國 際 研 究 學 院 （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 ） 與 南 洋 理 工 大 學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聯合發布的研究報吿指出，五毛黨
（50-cent party）做為中共的「訊息隊伍」（information troops），
曾在 12 小時內，將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的臉書粉絲頁灌進 4 萬則
負面留言，企圖推動符合中共外交政策或目標的特定路線（Vasu et al., 2018）。這支隊伍與中共「61398」、「61486」等專責網路實體
攻擊與機密技術竊取的共軍正規部隊有所不同，五毛黨的身分較
難界定，網路言論也不易從主流民意中被指認並區隔出來（林穎
佑 ， 2016 ； King, 2016, March 25 ）。 故 其 操 作 之 運 算 宣 傳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較能協助中國當局獲致媒體外交
的效果。必須指出的是，個別假帳號的影響力雖難估量，但大量假
帳號的發展，及其長時、大規模的滲透與干擾，卽會造成資訊的扭
曲和破壞。 4 說服傳播研究的主要學派是哥倫比亞學派（Columbia School）及
耶魯學派（Yale School）。哥倫比亞學派以 Paul Felix Lazarsfeld 為
代表，主要使用調查法，關注閱聽人的媒體使用行為與態度，循此
驗證傳播說服效果，最終目的在通過實證研究來尋求實務面的行
政決策指引，該學派建構出兩級傳播理論，後續又影響了創新傳布
研究（Lazarsfeld et al., 1948; Kaminski, 2011）；耶魯學派的代表
學者是以 Carl Iver Hovland 為首的一群心理學家，主要以實驗法
來進行一系列的效果研究，包含傳播者研究、訊息研究、閱聽人研
究等。耶魯學派主張，說服效果會受到傳播主體、訊息內容、說服
路線及目標屬性等條件的制約，總括來說，來源可信度與短期的說
服效果呈正相關，而內容的說服力則是決定長期效果的關鍵
（Hovland et al., 1953）。因此，說服研究大多與符號操控、恐懼訴
求的運用，以及訊息結構設計等傳播議題緊密相關。 5 Lasswell（1927）的思想就相當趨近於 Walter Lippmann 的精英主
義，對公眾解讀訊息與理解眞實的能力傾向悲觀，懷疑理性公民的
存在，主張宣傳的權力必須交給專家和精英。用 Lippmann（1922）
的話說，精英就是「經過特殊訓練、擁有特殊技能的局內人」。精
英必須創造出能與受眾情緖相結合的主導或集體符號（maste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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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symbols ）， 並 透 過 誘 導 性 的 策 略 來 進 行 善 意 宣 傳
（propaganda-for-good），藉以引導群眾，使其與極權國家的惡意
宣傳相對抗（方鵬程，2007）。 6 大致來說，吿知、影響與說服行動離不開關係管理的內涵，其所動
員的知識槪念與實踐，涵蓋了公共關係、國際傳播、媒體管理、套
裝 新 聞 學 （ pack journalism ）、 戰 略 文 化 、 戰 爭 敍 事 （ war narratives ）、 視 覺 傳 達 、 戰 鬥 攝 影 、 資 訊 操 作 、 心 理 作 戰 等
（ Antoniades et al., 2010; Baldwin, 2007; Carruthers, 2000; Hiebert, 1995）。 7 1991 年，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成立了一個以西北大學教
授 Don E. Schultz 及 Stanley Tannenbaum 等人為班底的「整合傳
播工作小組」，透過書籍出版與課程開設，逐漸形成整合行銷學派，
掀起了公關、行銷、廣吿在組織管理中的主從角色爭辯，最後則擴
大了公共關係在組織中的管理功能，繼管理學派將傳播的資訊與
意義管理納入決策之後，將關係管理也拉進了組織的決策過程中
（Coombs, 2015; Schultz et al., 1993）。 8 在後稀缺的環境中，媒體商品、服務或訊息大量存在，人們可不通
過勞動就無償佔有。在傳統媒體市場中，媒體與受眾關係較為鬆
散，必須仰賴注意力來維持，故注意力是稀缺的，媒體在產製訊息
時，一開始就要先行過濾，把能吸引注意力的內容篩選出來。與傳
統媒體相較，社群媒體發達的時代，媒體與受眾的界線逐漸模糊，
任何人都可能是既產製又接收訊息的創用者，訊息與訊息生產不
再稀缺，人們可無償獲得鉅量訊息，篩選訊息的工作也就慢慢轉到
了創用者手裡。 9 三戰是輿論戰、心理戰及法律戰的槪括，是中共訊息戰的具體實踐
形式（程寶山，2004）。其槪念係中共基於政治宣傳的戰略傳統及
波灣戰爭的西方實戰經驗總結而成，於 2003 年由中共中央軍委會
提出，正式寫入新修頒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中（閻
亢宗，2017）。三戰的作用槪以輿論宣傳為基礎，以法律運用為保
障，以心理謀略為核心（林榮林，2004）；在各自獨立又相互支援
的關係下，將訊息做為武器，利用訊息科技為傳播載體，於戰略層
次中遂行政治作戰，並將特定的軍事作戰或行動規劃納入統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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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國家的總體戰略意志及利益（許宏任，2010；程寶山，2004）。 10 由於俄羅斯總參謀總長 Valery Gerasimov 曾於 2013 年，在軍報上
說明俄國混合戰、反射性控制等槪念的架構、分類及操作方式，強
調以「認知控制」（perception control）的非軍事手段，通過敍事、
宣傳、分裂對手、衝突訊息、削弱對手政治信任等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輔助軍事行動達成作戰目的。此擧導致混合戰獲得俄
羅斯軍方重視，故又被稱為「Gerasimov 準則」（Selhorst, 2016）。 11 與宣傳、行銷的淵源，是公共關係被賦予 spin 貶義的主因，spin doctor 就是用來指稱公關人員，用編撰大師、抬轎者、化妝師這類
槪念來定義他們；由於公關策略會與編造新聞、扭曲事實、收買記
者、脅迫員工等行為牽扯不淸，故常在眞實性、合法性及正義性等
方面遭到質疑（方鵬程，2007；顏瑞宏、胡光夏，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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